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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彦余与畲族民歌的缘分，始于
童年那片洒满月光的畲族村寨。

上世纪 50年代，父亲为他认了一
门畲族“亲”，半垟村的干爹家，成了
邱彦余与畲歌结缘的第二个家。

每次去干爹家，邱彦余总觉得自
己掉进了歌的海洋。他记得，畲族阿
公阿婆在灶台边哼唱采茶歌，田间的
青年男女用山歌对答，就连孩子们嬉
戏时，也学着大人唱歌。那时，歌声像
是村庄的呼吸，在每个角落起伏。

最深刻的记忆，来自一次在干爹
家留宿的夜晚。睡意朦胧中，他被一
阵阵陌生歌声惊醒——30 多位畲族
村民围坐在灵堂前吟唱，歌声此起彼
伏，如泣如诉。当时的他听不懂，只觉

得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动涌上心头。后
来才知道，那是畲族特有的“以歌代
哭”，按辈分自由抒发哀思，形成最原
生态的多声部合唱。未经雕琢的和
声，如山风穿林，钻进了他的心里。

畲族没有文字，历史便藏在歌声
里。劳作时青年男女的调侃、婚嫁时
的对歌、祭祀时的古谣，都是生活的印
记。儿时的邱彦余，常蹲在田埂上，看
阿哥阿妹一边插秧一边对歌。歌词中
的山川草木，像种子一样落入他的脑
海。他会悄悄拿出作业本，把畲语的
发音标注在汉字上。

18岁那年，邱彦余跟随畲民的步
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埂上的吟
唱，山林间的对歌，成了他每日的背景

音。“他们唱，我就跟着哼，哼错了，他们
就笑，然后耐心地教我。”笑声中，邱彦
余不断学到新的曲调。翻开当年的笔
记本，纸页上的畲语歌词已经模糊，但
他对歌谣的最初热爱，依然清晰可辨。

1976年，从化工专业毕业的邱彦
余，出人意料地进入了云和文化馆，从
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了专业文化工
作者。面对朋友们的疑惑，他笑答：

“化工和文化，不都带个‘化’字嘛！”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真正牵引他的，是
童年那夜的歌声。“如果当时能把哀歌
录下来，该多珍贵啊。”从事音乐工作
后，他越来越明白，歌声不仅是旋律，
也是畲族的文化基因，有着触动人心
的力量。

月光下的歌声

《畲山风》作曲者合影（左一为邱彦余）

邱彦余（中）与《千年山哈》主演合影

邱彦余 记者 贾恒/摄

邱彦余（左一）播放用录音机收集来的民歌

山风携歌远，心随畲谣长
■本报记者 管丽芬 通讯员 刘婷

“收集不是终点，让民歌活在当下才是传
承。”邱彦余常常在文化馆的办公室里对着录
音带陷入深思。畲族民歌旋律质朴，歌词多为
七言一句，四句一段，如何让它们在现代舞台
上焕发新生？这是他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探索从舞台创作开始。他与同事们一起，
汲取畲族民歌元素，精心编排创作了小歌剧

《香茗曲》、小演唱《绘新图》和舞蹈《凤凰彩带
飞北京》等节目。1980年，《凤凰彩带飞北京》
在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获奖。这
次崭露头角，让邱彦余更加笃信：创新的前提，
是要守住传统的“根”。

对“根”的坚守，在大型畲族风情歌舞剧
《畲山风》的创作中愈发鲜明。1997年，为了创
作这部作品，他和搭档陈江风专程赴福建宁
德、福安等地采风。“不同地区的畲族民歌有不
同的调式，比如景宁的畲歌是角调式，莲都则
是商调式。要把这些差异融合出‘大畲族’特
色，是极大的挑战。”排练中，儿时耳熟能详的

《抬新娘》童谣给了邱彦余灵感，他将充满生活
气息的“尼娜尼诺邦邦”的吆喝声巧妙编进第
三幕“秋嫁”乐曲，既保留民歌本色，又增添了
舞台张力。

1998年 11月，《畲山风》登上首都舞台，邱
彦余引吭高歌，将山野之气融入现代剧场。演
出结束时，掌声雷动，观众依依不舍，谢幕三
次仍不肯离场。这部作品后来屡获殊荣：1999
年获浙江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2001年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中荣获演出金奖、创作金奖和其他 15 个单项
奖，2002年获浙江省第四届鲁迅文学艺术奖。
它还远渡重洋，在匈牙利、卡塔尔、日本等国，
畲族民歌的旋律飘扬在了更广阔的舞台上。

邱彦余并未止步于此。他还参与了《畲家
谣》《千年山哈》等作品的创作，始终坚持“两条
腿走路”：一方面深入挖掘原生态内核，在《千
年山哈》中完整保留《敬酒歌》的核心旋律，让
古老的曲调直击人心；另一方面，他大胆采用
现代技法，“就像畲族先民在迁徙时，既带着祖
祖辈辈的火种，也会为新的家园开辟新路。”

他深知，传承不仅要扎根于乡土，更要薪
火相传。任馆长时，他组建了“民族文化工作
队”，后来逐渐发展为景宁歌舞团。退休后，他
筹建了丽水市浙西南畲族歌舞团，带领团员走
村串寨，将民歌送到田间地头。

2014年，他编著的《畲族民歌》作为浙江省
非遗丛书出版，系统梳理了畲歌的脉络。多年
来，他把畲歌带进丽水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
院等学生课堂，在年轻学子心中播下传承的种
子。

山风轻拂，茶园如诗，那些曾沉默在岁月
深处的歌谣，已经挣脱了时光的枷锁。它们在
舞台上流转，在课本里扎根，在年轻人的歌声
里生长，续写着属于畲族的诗意篇章，如同跳
动着的、蓬勃的生命。

从山野到世界的旋律

“那时候的山路，比乐谱里的旋律
还曲折。”1979年，文化部等单位发起
了民歌搜集整理的号召，邱彦余作为
文化馆的音乐干部，毫不犹豫地接下
了这份重任。

起初，连录音机都没有，邱彦余就
揣着一个笔记本，走村串寨。村民唱
一句，他记一句，用汉字注音，凭记忆
哼唱。1980年，他自费购买了一台七
八斤重的三洋牌录音机，沉甸甸的机
器成了他最珍贵的伙伴。为了收集原
生态的民歌，他专挑偏远村寨走。去
葛山村要爬五里陡坡，手脚并用才能
上去；去郑坑村得从渤海镇摆渡，再步
行 20 多里山路；还有些村子，拖拉机
只能开到山脚，剩下的路，全靠双腿。

在葛山村，他借宿在一位独居的
老艺人家。老人是木偶戏艺人，会唱
数十首畲族小调。昏暗的油灯下，老
人的歌声与录音机的红灯交替闪烁，
邱彦余凝神屏息，生怕漏掉一个音
符。那些曲调，宛如老茶树的根须，深
深嵌在畲族人的日常生活里。土坯房
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他与

老人挤着睡。“身上被虱子咬得满是
包，回到家就把里外衣服全扔进锅里
煮。”他笑着回忆。一次，为了赶早班
车，他抱着录音机从葛山的陡坡狂奔
而下，5 里险路仅用十几分钟跑完，

“事后脚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可看着
怀里的录音机，还是忍不住咧嘴笑。”

就这样，邱彦余踏遍青山，唤醒了
深山里沉睡的 100多首畲族歌谣。采
茶姑娘清越的“采茶歌”、砍柴汉子浑
厚的“砍柴歌”、婚嫁时妙趣横生的“拦
路歌”、缠绵时的情歌对唱、祭祀时的
神秘谣曲……笔记本塞满了他的帆布
包，也串联起畲族民歌的生命线。

1984 年，景宁畲族自治县设立，
邱彦余成为第一任县文化馆馆长。对
畲族民歌的守护，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他继续组织挖掘补遗，推动研究创新，
让歌声在时光里传得更远。

他搜集整理的珍贵歌谣，最终成
为畲族文化最生动的记忆。53 首民
歌入选《丽水地区民歌选集》，35首收
入《浙江民歌汇集》。1993 年，《中国
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出版，畲族民

歌篇章中，《高皇歌》《拦路歌》等 26首
歌赫然在列，其中 22首都是他跋山涉
水搜集整理的。

踏遍青山的“文化抢救”

今年3月底，74岁的
邱彦余收到浙江音乐学
院畲族音乐文化研究中
心的特聘教授聘书时，
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遥
远的夜晚。

那是一个晴朗的月
夜，清亮的歌声飘进他
的小屋。旋律温柔，漫
进竹床，轻轻拂过他的
心。从那一刻起，畲族
民歌便与他结下了不解
之缘。

从泛黄的笔记本，
到厚重的非遗丛书；从
畲乡的深山村落，到国
际舞台的聚光灯下……
邱彦余把一生都献给了
这片山野的歌谣。他的
足迹，遍布每一首歌的
源头。吟唱的曲调，在
他 心 中 扎 根 ，穿 越 时
空，永不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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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让畲族民歌传出大山”，对邱彦余而言，这不
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而是他踏遍青山的脚印，是
案头堆叠的手稿，是他用大半生光阴，一步步踩出
来的文化长路。

畲族民歌没有文字记载，全靠口耳相传，一旦
老艺人离世，曲调便可能随山风消散。邱彦余懂
这份脆弱。1979 年起，他揣着笔记本、扛着录音
机，在比乐谱更曲折的山路上跋涉，通过自己的努
力，收集整理了百余首畲族民歌。这些曾只在山

谷间回荡的调子，后来陆续被收入《丽水地区民歌
选集》《浙江民歌汇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
卷》，第一次冲破地域的藩篱，为世人所知。

然而，“传出”不止于被看见，更要被听见、被
铭记。化工专业出身的邱彦余，怀揣对畲歌的热
爱，开始尝试“让山里的调子站上城市的舞台”。
1980 年，《凤凰彩带飞北京》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会演中获奖，坚定了他“守根创新”的信念。创作

《畲山风》时，他专程赴闽东采风，将角调式与商调

式融合，创作出独特的“大畲族”韵味，让山野气息
融入现代剧场。此后，他参与创作的《畲山谣》《千
年山哈》等作品，一首首浸润山岚的曲调，从景宁
的竹林间飞向全国舞台，赢得赞叹。传统与创新
的碰撞，让畲歌有了穿透山海的力量。

如今，歌舞团的演出、《畲族民歌》非遗丛书的
油墨香、课堂上的年轻歌声，都在延续着这份传
承。那个月光下的少年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用一
生追逐的音符，会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脉搏。

让畲族民歌传出大山
本报记者 管丽芬

邱彦余（左一）参加《畲民和党心连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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